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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展出的清代五桅沙船等。

这可能是中国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史上一个绝无仅有
的例子，也是一段
尊崇学术、正本清
源的学林佳话，但
其背后却饱含着时
移世易、岁月蹉跎
的辛酸与无奈。

“申硕得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的佳话
姻吴锡平

在中国学位授权与研究生教育历史
上，扬州大学是起步较早的高校之一。早
在 1962 年，原苏北农学院“作物栽培学”
等 2 个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78 年，
原江苏农学院“兽医微生物学”等 2 个专
业恢复招收研究生。1981 年，原扬州师范
学院“中国古代文学”获批成为中国首批
博士学位授权点。这个博士学位授权点的
获批，是一段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
的佳话。

意料之外的博士点

1978 年，随着改革开放大幕的拉开，
我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开始恢复。1980 年，五
届全国人大 13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并于 1981 年 1 月 1 日
起实施，标志着学位制度的创立。与此同时，
国家开展了首批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及
其学科专业的审核批准工作。

扬州师范学院接到通知后，试报中国
古代文学硕士点，任中敏教授为硕士生导
师。教育部长蒋南翔主持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开会讨论时，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说：

“扬州任老不当博导，我们不好意思当博
导。”北京大学余冠英教授附议：“我也有
同感。”最后委员会一致同意，批准扬州师
范学院设立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点，这是中
国首批文科博士点之一，任中敏先生也成
为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凭借词曲学、戏
曲理论和敦煌学等领域的开拓性研究，早
已蜚声海内外的任中敏先生，已是 85 岁高
龄了！这个意料之外的博士点，为 1992 年
扬州大学合并办学以来，学科建设的快速
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历史贡献。

这可能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史上
一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也是一段尊崇学术、
正本清源的学林佳话，但其背后却饱含着
时移世易、岁月蹉跎的辛酸与无奈。

一生流离在南北

任中敏一生颠沛，历经坎坷，但对教育
和学术研究矢志不移。任中敏，名讷，字中
敏，号二北，生于 1897 年 6 月 6 日，其名与
字取自《论语》“讷于言而敏于行”。任中敏少
年聪慧，6 岁开始识字，15 岁考入常州第五
中学，19 岁转入扬州省立八中。1918 年夏，
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与他一同考
入的，有他的扬州同乡朱自清，以及罗常培、
张煦等。

任中敏就读北大的第三学期，受到词

曲主讲教授、曲学大师吴梅教授的赏识，
开始专攻词曲。1920 年夏，24 岁的任中敏
从北大毕业，先后执教于南京省立第一中
学、江苏第五师范、江苏第八中学等，1951
年任四川大学文学教授。此后，屡遭困厄，
长期失去教育学生的资格。生性刚强的他
刻苦自砺，不屈不挠地开展学术研究。居住
在成都焦家巷一间阴暗狭小的房间里，他白
天背着装有热水瓶、旧日历纸片的背篓往图
书馆读书，晚上整理所抄录的资料，凌晨时
伏案写作。在中国的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
对萧条的时期，但任中敏却使它成为其学术
生涯的黄金时期。

1955 年，任中敏完成并出版了《敦煌曲
校录》和《敦煌曲初探》两部著作。1962 年
前，任中敏以“右派”和“历史反革命”的身
份，撰就了《唐戏弄》《教坊记笺订》《唐声诗》

《优语集》等 4 部书稿。“文化大革命”毁掉了
他的全部手稿，包括篇幅达数百万字的《唐
宋燕乐集成》，但他利用劳动改造的余暇发
愤编著了《敦煌歌辞总编》。这些著作开创了
唐代文艺学的研究新领域，创立了“任氏散
曲学”，使他成为饮誉海内外的词曲学大师
和近代散曲研究奠基人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敏的学
生蒋南翔恢复工作，出任教育部长，随后
到扬州考察。戴步瀛、童伯璋等从外地赶
到扬州，在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前见到老
同学。当时正是“落实政策”的高潮，他们
向蒋南翔反映说：“我们风风雨雨几十年
都过来了，但老师还在四川受苦，希望落
叶归根，完成最后六本著作。”蒋南翔回京
后即与时任中宣部部长兼中国社科院院
长胡乔木商量，先将任老调至中国社会科
学院担任研究员作为过渡，然后回扬州。
1980 年，84 岁高龄的任中敏回到阔别 40
余年的故乡，到扬州师范学院任教，自此
开始了他学术研究和传道授业师者生涯
的又一段辉煌。

丹心不辞桑榆晚

获批博士点，耄耋之年的任中敏以超
乎寻常的毅力和精神，全身心投入，克服
人事上、物质上的重重困难，推进中国古
代文学博士点的建设。

1983 年，任中敏的首位博士生王小盾
到校报到，投入先生的门下。任中敏对他要
求严格，要求他“每年至少工作三百六十天，
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同时他手书一纸，
贴在墙上：“博士研究生到毕业时必须遵守
部颁标准，能于拿出学术研究上的某一种创

造性的成果。”以此提示学生：要抓紧时间，
养成紧张读书的习惯。

学校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则逸闻，有
一年，王小盾的爱人来看他，任先生破例允
许王小盾第二天可以推迟一个小时上课。次
日，他在家等到 7 点半，王小盾还没有来，他
就拄着拐杖，到王小盾的宿舍前敲击窗户，
朗声喊道：“不要从此君王不早朝！”

2017 年任中敏先生诞辰 120 周年，学
校举办学术论坛，王小盾教授在大会发言
里深情回忆：“他本人就是用小跑的步伐度
过一生的，我必须适应他的生活节奏。另
外，他已经 87 岁了，生命留给他的时间并
不确定，所以他有强烈的紧迫感。实际上，
他让我每天早晨陪他散步，也出于这种紧
迫感。他的本意是：每天给我一次鞭策，使

我不至于成为宰予。”
据王小盾回忆，任先生有两句话经常

挂在嘴边，一句是“不能抬不起头，过不了
江”，敦诫学生勤勉奋学，另一句是：“扬州人
不是豆腐。”“任先生用这两句话告诉我，扬
州师范学院培养的博士生，其水平决不能低
于上海（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南京

（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王小盾记叙
道，“这反映了任先生的自我要求，也反映了
任先生的一个指导思想：要让学生永远有提
升的空间。”

任中敏晚年时期，学校为抢救、传扬他
的学术，先后为他配备了多名助手。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扬州师范学院成立以他为名
誉所长的中国古代文化研究所，成为他的集
体助手。当他以 90 岁高龄招收第二届博士
生季国平时，成立了以任中敏为组长，李坦、
胡忌为副组长的博士生指导小组。他招收的
第三届博士生李昌集，则由徐沁君、谢伯阳
两位教授协助指导。

任教之余，任中敏对《敦煌歌辞总编》
进行了细致的编校和补订，1987 年他 90
岁那年，这部煌煌巨著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在庆祝会上，任中敏回忆 30 余年来
撰著《唐艺发微》的经过，风趣地说：“我这
后辈子就是干的敲锣卖糖！”在场的著名
文艺理论家谭佛雏教授即兴在签名簿上
留言：“巴蜀维扬，九十星霜；半生事业，敲
锣卖糖。”任老阅后大喜，请书法家书写成
条幅悬挂于客厅最显眼处。

1991 年 12 月 13 日，任中敏先生病逝
于扬州，终年 95 岁。

追本溯源忆先贤，守正创新写新篇。经
过近 40 年的发展，扬州大学现已拥有一级
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22 个、一级学科硕士
学位授权点 47 个，博（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21 个，覆盖了 12 个学科门类，形成了学科基
本齐全、布局相对合理、类型比较丰富的研
究生培养体系。学科事业的蓬勃发展是对事
业开拓者的最好纪念，这份成色十足的“成
绩单”，也足以慰藉任老开创的这份基业。

2007 年 6 月 6 日，是任中敏先生诞辰
110 周年纪念日，学校在他晚年生活过的宿
舍楼旁，为他塑立了铜像，并将旁边的池塘
命名为“半塘”，由他培养的第三位博士李昌
集教授手书刻石，矗立于铜像东侧。塑像与
碑石，相得益彰，气度超然。半塘与蜚声中外
的著名风景名胜区瘦西湖连通，里面种植荷
花，每年夏日，清风荷韵，飘逸流香；冬日池塘
清浅，残荷碎萍，于枯瘦中益显风骨。如今，
这里已成为扬州大学一处著名的校园人文
景观。 （作者系扬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

“一位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
深邃的学者、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
巨匠。”

这是我国红学泰斗、古典文学研究家
周汝昌对于自己的恩师———中国韵文散文
作家、一代国学大师顾随先生的评价。这位
曾被誉为“秉承周作人文学精神的诗词领域
的评论集大成者”的文坛巨匠，不但培养了
周汝昌、叶嘉莹等近现代文坛巨擘，也留下
了足以等身的著作手稿。

很幸运，在一次意外中，我得到顾随
先生的很多手稿，而这些手稿，也成就了
我最珍贵的一段回忆。

杂物中的文学珍宝

算起来，我应该是顾随先生的“学生
的学生的学生”。这句话没有说错，因为顾
随先生的几代学生都是我的老师。但遗憾
的是，直到先生离世，我都没有见过先生
本人。

既然如此，我怎么会有他的手稿呢？
这就需要从“文革”说起。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一名在河北大学
中文系读书的大学生。一心想读书的我，从
一开始就对这场“文革”既不理解，也不情愿
参加。然而，1966 年春节过后，新学期刚开
学，学校就要搞教育革命实践，让学生下乡
到了河北的冀县建设分校，随后又从乡间

“返校闹革命”，于是开始了没完没了的“文
革”，我自然也被卷入其中。

在度过了运动初期的大混乱后，学校
开始分派，彼此之间武斗、冲突不断。1967
年冬季是武斗最频繁的时期。我们的群众
组织经常在留学生楼开会，而参加的人则
是在校的本组织全体红卫兵。

那时的小礼堂没有桌子和椅子，大半
是空空的，后面存放许多杂物，参会者到会
场后，就只能席地坐下或者站立。我和部分
学生常常躲到礼堂后面的杂物堆中找座位。
那里存放着一些抄来的家具，我们常常一边
聊天，一边翻看堆积的杂物。而就在一次偶

然翻看这些杂物的时候，我看到了在此处散
落的顾随手稿。

老实说，当时的我并没有觉得顾随先
生的手稿有多么珍贵，以我当时的学术能
力，也鉴定不了他手稿的学术价值。那时
的人不仅是我如此，老师们也感到前途不
可知，有的老师甚至将自己的藏书卖掉换
了青菜。

然而，我依然小心地将那几本手稿带
回宿舍，越看越喜欢。

当时，我珍视这些手稿的理由有三个：
一是我喜欢书法，顾随先生的字写得太漂亮
了；二是担心这些宝贝继续遭折磨；三是我
喜欢鲁迅的书。漫长的“文革”，如果说我还
有些收获，那就是从图书馆借来的一套《鲁
迅全集》伴随我度过了寂寞的时光，而顾随
手稿中，有很多对于鲁迅文学的解读。

当时，我还见到有几张写着诗词的宣
纸手稿，已经成了收拾不全的纸片。我努
力粘贴也还是没能找全。

“文革”结束后，我得知顾随先生之女顾
之京先生正在收集其父亲的遗物，就立刻将
原物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先生，连一张实物的
照片也没留下。有人说，从文物收藏的角度
说，我是有这些珍贵遗物的所有权的，但我
不想坚持这个权利。

手稿中的大师情怀

直到今天，这几本手稿的大概样子我
还记得。《小说家之鲁迅》是毛笔小字行
书，写得特别流利漂亮，用一张牛皮纸做
的封面装订起来，封面上写了“小说家之
鲁迅”。我在“文革”后期，常常拿出来对照
着练字。

那是在 1947 年，顾随先生正在辅仁大
学工作，是年 10 月，北京大学文学社举办鲁
迅逝世 11 周年纪念晚会，顾随先生作了讲
演。既然是晚会，自然不会讲得太多，《小说
家之鲁迅》应该是单独为中法大学文史学会
准备的讲演稿。文末有“1947 年 2 月 1 日写
毕”。可见他对此是特别郑重的。我所收藏的

《小说家之鲁迅》，其实并不是顾随的亲笔，
而是周汝昌先生的兄长周祜昌先生手录的
稿子。手稿的最后有“祜昌手录”字样。

《关于诗》也是十六开的纸本，用牛皮纸
装订的，内文有“季羡”署名，确实是顾随先
生的手迹，是很漂亮的行书。他的书法学的
是沈尹默，依我看，不仅写得像，他还将章草
融入行书，有自己的创新，我有理由说学生
顾随是超过了先生的。

《关于诗》稿末有“1947 年 8 月 13 日

夜 8 时写讫”。文中，他解释了什么是诗，
先生引用《毛诗·大序》上的话：“诗者，志
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并且简
括之为“诗言志”。

此外，顾随先生特别强调诗心的可贵
在于“诚”，因为“不诚无物”。而诚即是专
一。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任继愈的

《中国哲学史》就以此观点批判了古人的
“不诚无物”。

对于“诚”的解释，顾随先生曾打过这
样的比喻：你口渴了，又想吃冰激凌又想
吃西瓜就是不专一，说不定你就是不渴。
这就是不诚。爱到了白热化，一个女子就
占据了你的心灵，是为“诚”。这样说“诚”
谁都能够听懂了。

另一本手稿是顾随先生的亲笔稿《苦
水作剧》。该稿是浅黄色宣纸竖格稿纸写就
的，是比八开本更方的纸，原来就是对折起
来保存的。封面上有“苦水作剧”字样。显然
那就是顾随先生的手稿。

顾先生是诗词大家，作杂剧更是一
绝。“五四”以后的文化人，中能通此道
者真是凤毛麟角。叶嘉莹先生这样评价
顾随的新创作：“这种人与大自然合而为
一的美满境界，顾先生用他的语言文字
表现出来了。这是顾先生通过杂剧所表
达的一个对人间的美好祝愿。它不但突
破了中国杂剧的传统，也突破了西方的
悲剧与荒谬剧的传统。所以我敢用‘空
前绝后’四个字来称述顾先生在中国戏
曲史中的成就。”这些剧作今已收入顾
随先生的文集和全集。

每次翻读顾随先生的著作，我都深为
遗憾。他一生写了那么多的创作和论著，
留下来的连一半也不到。编者说：“作者逝
世之后，历经动乱，他的已刊与未刊稿，几
乎荡然无存。近十数年经多方大力搜寻、
征集，已刊稿大多已经觅得，未刊稿则大
部分鱼沉雁杳，无觅其踪。”这是时代造成
的悲剧。如今，我们一同纪念先生，只愿这
样的悲剧永远也不再发生。

（作者系河北大学教授）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打造校园文化新地标

姻本报记者黄辛

我和顾随先生手稿的故事
姻刘玉凯

有一个地方，在校园中静
静伫立；有一个地方，于船帆间
一览千年；有一座百年建筑，矗
立起上海交通大学校园的文化
新地标。这个地方，就是国内
高 校 最 早 的 航 运 类 博 物
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这
幢坐落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
校区东北角，中西合璧、质朴
典雅的二层小楼，在 2003 年，
与一位航运巨子的梦想不期
而遇。从牌匾上的红纱被掀开
的那一刻起，便吸引了众多目
光和无限回眸。

如今，她已过了 15 岁，青
春年华，热情洋溢；生机勃勃，
意气风发，正可谓“小楼春色关
不住，似有涛声入梦来”。

1 月 18 日，“浩航之魅———
纪念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建馆 15
周年活动”暨“浩航之魅”纪念
特展举行。

航运巨子
与交大小楼的“邂逅”

董浩云先生原籍浙江定
海，“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在上
海出生的董浩云在孩提时就爱
上了船。青年时代的他目睹了
西方各国船只在中国内河及沿
海四处横行，便暗自下定决心，
要“为国人争光”。24 岁时，董浩
云成立了自己的船务公司———
中国航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几十年间他开创了中国、亚洲
和世界航运史上的多项“第
一”，被誉为“现代郑和”。他热
衷教育，早年就对交大颇多捐
输，包括捐建了文治堂，为美国
校友会捐款设立了“董浩云讲
座”。1982 年，董浩云因突发心
脏病，在香港逝世，享年 70 岁。

新中院建于 1910 年，早期
西式建筑的“康白渡式”（Com-
pradoric style）风格，小楼高二
层，口字形平面，青砖墙面，红
砖腰线，外围有贯通四周的走
廊。内设楼梯，中间设有天井，
高挑轩敞，斜顶是通透的玻璃
棚。这幢小楼是校内第一幢独
立的学生宿舍。抗战期间被日
本宪兵霸占，新中国成立后，改
作院系办公用房。虽历经磨难，
但建筑总体风格和空间形态还
是保护得很好，具有较高的历
史价值。

董浩云长女董建平一次在
整理父亲日记时，发现他生前
有兴办一个航运博物馆的计
划。她还从日记中找到父亲结
交的 30 多位交大人的名字，如
顾毓琇、王安、赵锡成、卢燕等，
一生爱船的父亲与交大又如此
有缘，于是便有了在上海交大
建航运博物馆，一圆父亲心愿
的设想。

上海交大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科发展历史悠久、科研实力
雄厚，学校早年便有意建立一
个船舶楼展室，而建立航运专
业博物馆也正符合交大发展博
物馆事业的长远规划。因此，当
董浩云先生子女向交大提出建
设一个航运陈列室时，立刻得
到交大的高度赞同和大力支
持。2002 年，上海交大和香港董
氏慈善基金会共同出资，这所
国内高校最早的航运类博物
馆———董浩云航运博物馆正式
开工建设。

十五载经典传承，
打造文化新地标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展厅面
积 600 平方米，藏品 1100 余
件。这里有中国古代原始渡水
工具———台湾竹筏，同时陈列
着创造了中国千古史诗绝唱的

“郑和宝船”，而清代的五桅沙
船再现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

市昔日的繁盛。二楼展厅，陈列
着董浩云先生一生创造的伟大
壮举：由英国皇太后主持下水
的“伊丽莎白”号，承载着他生
前对教育事业的高度热忱。世
界上最大的“海上巨人”号船模
寄托了华夏儿女振兴民族航运
事业的伟大决心，还有那一张
张泛黄、饱含历史记忆的图文
资料等，都向来访者倾心讲述
了董浩云先生远大的抱负、崇
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成就，弘扬
了中国博大精深的航运文化，
推动着中华民族的“巨轮”在国
际化的海域中破浪前行。

开馆以来，董浩云航运博
物馆始终坚持“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的办馆理念，充分利用已
有百年历史且独具特色的办馆
空间，举办了许多跨界别、有影
响的展览教育活动，涵盖了航
运、校史、科技、书画、传统文
化、西方艺术、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人手札等不同领域，得到
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好评，
参观人数逐年增加，社会声誉
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并当选为
中国博物馆协会专业博物馆委
员会常委单位、首批入选全国
高校博物馆育人联盟会员单
位，发挥着传承历史经典、教化
育人的积极功能，成为大众获
取丰厚滋养的生动课堂。

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姜斯宪
表示，上海交大正在全力推进

“双一流”建设，希望坐落在交
通大学创建之地的董浩云航运
博物馆，能充分发挥自身特有
的地理位置优势，海纳百川、拓
展视野，发挥上海交大徐汇校
区文化新地标的积极作用，致
力于为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提
供一流水准的历史、艺术、文
化、科技展览展示与育人空间，
助力学校全面推动文化育人和
文化引领战略。

发挥自身优势，
创建文博品牌

根据上海交大“文化引领”
战略，以及“双一流”建设对文
博工作的日渐重视，董浩云航
运博物馆将充分发挥优越的地
理位置和独具魅力的场馆空
间，不断创新，开展多样化的社
会宣教活动，打造文博品牌，开
创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工作的新
局面。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将进一
步发挥文化育人的特点，为新
时代立德树人、人才培养工作
和全社会的科学素质教育和弘
扬爱国奉献精神作出独特贡
献。同时，将主动对标一流，海
纳百川，更加注重博物馆功能
的发挥，更多关注历史、艺术、
科学、音乐等方面的高质量展
览和教育活动策划，逐步创建
自身的品牌，提升场馆活力和
影响力，力争成为有影响力的
专业博物馆。

任中敏先生（左）与他的首位博
士生王小盾

董浩云航运博物馆

上海交大船舶与海
洋工程学科发展历史悠
久、科研实力雄厚，学校
早年便有意建立一个船
舶楼展室，而建立航运专
业博物馆也正符合交大
发展博物馆事业的长远
规划。

当时，我珍视
这些手稿的理由有
三个：一是我喜欢
书法，顾随先生的
字写得太漂亮了；
二是担心这些宝贝
继续遭折磨；三是
我喜欢鲁迅的书。

作者（中）与顾随之女顾之京（左），顾随
弟子张清华（右）合影。


